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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 说 杂 文 作 者 应 当 是 “杂
家”，文 史 哲 经 、天 文 地 理 、数
理化 生 ，俱 应 略知 一 二。其 实 ，
如就 知 识 面 宜 广 博 而 言，“杂
家”又 岂 止 用 来 单 指 杂 文作
者。不 是 有 人 把 编 辑 、记
者、中 小 学 教 师 ，党 政 干 部
也称 为 “杂 家 ”吗 ？

有人说 写 杂 文 “风 险 ”
大，且 不 说 “文 革”中 有 因
写杂 文 而 遭 来 杀 身 之 祸 的 先
例，就 是 今 天 不 小心 冲 撞 了
哪位“山 神”，“土 地”，
也会 叫 你 “吃 不 了 兜 着 走”。
其实 ，以 舞 文 弄 墨 而 言，写
小说 就 “安 全 ”吗 ？写 新 闻 报 道
就不 会 得 罪 人 吗 ？甚 至 吟 诗 作
赋、咏 花 诵 月 ，不 也 曾 被批判 为

“ 资 产 阶 级情 调 ”吗 ？要 想 “安
全”，不 担 “风 险”，只 好什么
也别 干 。

有人 说 杂 文 的 地 位 低下 ，对
当今 杂 文 是 否 真 的 被接 纳 到 文 学

的殿 堂 而 耿耿 于 怀。我 却 认 为 目
前有 些 报刊 把 杂 文 列 为 “政 治 言
论”，并 规 定 了 较 高 的 审 稿 级
别，恰恰 是 看 重 了 杂 文 的 社 会 作

用。不 少 报纸 的 杂 文 可 以 上
头版，小 说 、诗 歌 却 无 缘 受
此厚 遇 。

有人说 杂 文 作 者 当 不 了

先进 、评 不 上 劳 模 ，因 为 他
们爱 “骂 ”人、专 揭 人短 ，
很讨 人嫌 ，是 不 受 欢 迎 的
人。此 论 未 免 太 悲 观。人 民
需要 杂 文 ，需 要 杂 文 家 ；人
民也 热 爱 杂 文 ，热 爱 杂 文
家。广 州 的 微 音 、上海 的 林

放曾 分 别 被 评 为 所 在 市 的 “杰 出
公仆 ”和 “新 闻 人 物 ”就 是 明
证。

杂文 和 杂 文 作 者 并 不 卑 贼 ，
杂文 和 杂 文 作 者 也 不 显 得 特 别 尊
贵。杂 文 是 普 普 通 通 的 “文”，
杂文 作 者 是 普 普 通 通 的 人。除 此
之外，还 想 要 怎 么 样 呢？

打气 枪
秦弓

他竖 在那儿 ，抱着
气简 ，身 边 架着 一支 气
枪，背后 墙 上 挂着一块
镶着蓝边儿的 白 布，五
颜六 色的 气球在烈 日 下
闪着光 。

太阳 又 升 到 头 顶
了，一层层 浑浊 的 汗珠
从他 多皱 的 双 颊 往 下
流。行人 稀少 了 ，生意
半天无人 问 津 ，有些寂
寞，继 而又 疲倦 ，上下
眼皮 直打架。街对 面 冷
饮店制 冷机里透 明 的 汽
水翻着泡沫，喉咙 在 冒
烟，想去 喝
一杯 ，摸摸
口袋 里鼓 鼓

囊囊 的 钞
票，他犹 豫
了……

身后 五

彩缤纷的 小
气球，仿佛
艳丽 的 花 ，
在他心 里盛开。艳丽 的
花渐 渐地变成 了 儿子新
房里的 彩 电 、录音 机 、

组合 柜 ，电冰
箱、摩 托 车和
车上媳妇 的笑
脸……他托人

买了气球 ，论斤称的 ，
从回 收商店 几块钱买 回
这杆 气枪 ，逃荒 似地 来
到这远 离 家 门 的 闹 市街
口……

“ 把 枪 给我！”
回头一看 ，是 个穿

白连衣裙的姑娘、戴着
墨镜 ，满 脸骄 气。一个
小伙 子 ，用 尼龙花 伞遮
着脸。

姑娘接 过枪，只 管
打，二十枪打完 了 ，一
只气球也没打着 。她扭
头喊 了 一声：“给他一块

钱！又让给枪 装子 弹。”
真是 运气，遇 上 这

样一个派头 大的 姑娘 。

一只捏
了钱 的 手 ，
哆哆嗦 嗦 地
伸到 他 面
前，顺着 这
只手他望 见
一双熟 悉的
眼睛 ，透露
着尴尬传递
着乞谅……

“ 儿子 ！”
他差 点喊 出
来，连忙把
头转开 去 。

姑娘又
打了 二 十
枪，墙上的 气球依然 在
阳光下 闪着光。她一把
扔了 枪，愠怒地对小伙
子说：“什 么 破 玩 艺
儿，老头子 骗 人！”

小伙子又 从衣袋抽
出一张纸 币 塞给老人 。

“ 两 块钱 给你 买 棺
材去 吧 ，赚钱赚黑 了 心
呢”。姑娘硬 梆梆扔 下
一句 话，扳住小伙子的
肩头 ，走 了 。

他望 着 那两 人的 背
影，骂 了一句 “日 他奶奶
的，”大踏步进 了 对面的
冷饮店。（插图 晓铖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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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头 设计 蔡 院生

在改革的浪潮中
征文

开垦 生 命 的 绿 洲 （报告文学 ）
高雄 文

“ 自 食
其力”，对
于一个正常
人，是 一 句
多么轻 松的
话语，可是对那
些残疾人 来说 ，
则充满着 艰 辛 ，
伴随 着 挫折 和磨
难。

西北 国 棉 四
厂劳 动服 务公 司
缝纫 组，就 是 由
十几个残疾人组成的 小集体。他
们不仅 自 食其 力 赢得 了 人们 的 尊
重与敬 佩，而且 用超乎常人的 汗
水为 集体和社会赢 得 了 经济 效益
和社会声誉 。

请看下列 一组数字 ：
1984年赢利2524元 ；
1 985年为24088元 ；
1986年完成利 润计 划

1 19.7%。
数字 的价值 是有 限的 ，然 而

他们 所 创 造的 人 生价 值 是 无限
的。残疾 青 年小尚
说：“和 常 人 相
比，我们 是 不幸的
… …人生 中 的磨 难
固然会使 软弱 的 人
更加 软弱 ，但也会
使坚 强 的 人更加坚
强。”是的 ——

这个小组，大
部分 是女青 年，不
少人 从孩 提时 就 留
下了残疾，当 她们
步入成人的 行列 并
开始思索未 来人生
时，面 对 着 她们 的
是升学 无望 ，求 职
无门 ，五彩 斑斓的

生活 离 她们 那 么遥 远。她们 不愿
被生活 遗忘，她们 要 向 社会标 明
自己的 存在 。她们 是纺 织厂的 子
弟，但纺 织 厂健 康 子 弟招 工都
难，平板脚的 不要，视 力 不 好的
不要，身 高 不过 一米 六的 不要
… …谁都 想碰碰运气争一 争。逢

到招 工时 ，厂 门 口 总缩 着 几个残
疾青年，用无望的 又不甘心的 目
光瞅着 进进 出 出 的 每 一个人。谁
见了谁 揪心。82年，厂领导终于
下了 决 心——成立一个 以残疾人
为主的 缝 纫组。一颗 石 子 投入 了
沉寂 已久的 湖，泛起阵阵 涟 漪 。

由父母搀扶，由 亲人 陪伴 ，
她们 来 到 了 属于 自 己 的 “工厂 ”
——一 间 简 陋 的 小屋 ，那 里有几
台家用 缝 纫 机……就 这，也使 她
们潸然 泪 下 了 。

事实告 诉 她们 ，生活 不怜悯
弱者 。

她们 选 择 了 坚强。她们 将在
这里播种 希望，用 自 己的 身 躯开
垦生 命的 绿 洲。生 产什 么呢？围
腰帽子 吧，那东 西 大量需 要，对
技术要 求 也不高 ，好 干。于是十
几个残疾人组成 了 一个特殊的 家
庭。多 少 个 日 日 夜夜，趴在缝纫
机前，试制 、加 工、再试制、成
品终于 出 来 了 ，用户 大为 满意 。

她们 哭 了 。她们的 父母也 眼
泪纵横，社会承认了 这些残疾 孩
子们 的 存在。接 着，第 二 批 棉
服、第 三批工作服……订 货纷 至
沓来，河南 、西 宁 、新疆的 货 主
也不远千 里，慕 名 而至。缝纫组
有了 勃 勃生机。

那年冬季，她们 加 工三万五
千余双 绒布手套。交 货 时 间 特别
紧迫。

全小组职工 自 带 干粮，从早
晨在 机 前一直工 作 到 第 二 天上
午，没有一人离开 自 己的 岗 位 。

右腿右手均残废
的小 青 年 尚 朝
林，用左手艰难
地操 纵 着 裁 剪
机，一步一挪 ，
吃力地裁 剪着 8
公分 高40层厚的
绒布；结 婚才三
天的 新媳妇 冯 雪
玲在 认真地踩缝
纫机；王红 、刘
萍的脚感 觉不灵
敏，已 经 冻 烂
了。望着 大家 ，

组长张秋妹
感动得不得
了，自 从缝
纫组 成立 以
来，大家没

过上一天轻 松 日
子……

加工七千余
套夏 装，加 工一
万五千件 围 腰 帽
子，给某 中 学加
工校服，给西 宁
加工 五万多双无

腰绒手套……全是 凭着一股硬
劲儿咬 着牙 在 拼。不难想见 ，
这十来个 残疾 人组 成的 缝纫
组，有的 是 腿 、脚有残疾，有
的是上肢不灵，有的 是心脏 病
… …对 于 这些 数 量 大、要 货
急，连正常 人也难 以 承 受的 劳
动量，对 于她们 ，有 多 难 。

为了 多 出几件 产 品 ，她们
宁肯不喝水 或少喝 水 ，以 减 少
上厕所的 次 数；数不清的 加班
延点，父母 亲 来几次 都 接 不回
去；不知 多 少 个雨 夜雪天，互
相搀扶着 、挤 挨 着 、走在 泥泞
的小路上。真 象 是在 沙 漠 中 跋
涉，如今，当 她们 经 过千辛 万
苦走 出 沙 漠的 时候 ，汗水 、泪
水、欣慰 、振 奋 ，她们 终 于用
自己残疾的 躯体开垦 出一片 希
望的绿 洲 ！

缝纫组 门 前那 条 摔倒过不
少残疾人的路是公司 领导派人
收拾的 。再没有人看着 那 条路
发愁掉 泪 了 。

今天，最 初的 几 台小型 家
用缝纫 机 已为 电 动手缝机、工
业缝纫 机所代替；当 初的人工
单件 裁剪也 已让位 于成批的 电
动剪裁；由 只 能加 工围 腰 、手
套发展 到 了 以 承 做服装为 主的
多产 品加工 ；固 定流 动 资 产达
三万余元……缝纫组 走 上 了 充
满生 机的 绿地。

缝纫组被省纺 系统劳 动服
务公司 评为 标兵小组。去 年 ，
缝纫组的 人们 互相 携 扶 着去 外
地省旅游 了，山 山 水水唤 醒了
沉寂的 青春，劳 动 为 她们 赢 来
了生活 的乐趣 与 自 尊。

她们 以 毅力 战胜 了 自 身 ，
正迎着 灿烂的 阳光，走 向 充 满
生机的 绿 洲。

（ 注 ：

作者 系

缝纫 组

一残 疾

青年
本文

摄影
柳青 ）

矿区 小夜 曲
塞北

不再 操 风 枪 如 刃
划破 长 隧 洞 般漆黑

的夜
遂有 胡 琴 悠 扬
挑起一 钩 新 月

悠扬 　却 不 悠 闲
心弦 曲 成 数环 年轮
不能 将痴 迷 的 思 绪

绕乱
《 邮 递 马 车 》化 做

山溪
叮叮 咚咚流 向 遥远

里

天

他坐 在 优 美 的 琴 声

目光 指 向 浩 渺 的 蓝

银河里 闪 闪 烁 烁

都是 陌 生 的 星 子
他熟 悉 的 那 颗
离他很 远很 远

他终 是 能找 到 的
那颗 星 极 是 灿 烂
胡琴 愈 发 悠 扬
奏出 柔 情 满 天

矿区
有这 样 宁 静 的 夜 晚

哨子面与 臊 子面

胥培 才

同室住一广 东人，人称老
广。老广 极健谈 ，尤 其 是讲起
广东 人的 吃 ，更滔 滔 不绝，声
称全 世界 皆 食 粤 菜。我也 不甘

示弱 ，吹起 了咱们陕西的臊子
面，历史 悠久，源远流 长。

老广不服气，把 眼一瞪 ，
“烧 （哨 ）基 （子 ）面？欺

（ 吃 ）不来 啦，欺不来啦，鹅
（ 我 ）见人欺 过 啦。老陕呃 ，
面敲 （挑 ）得好强 （长 ）好强
啦，呶 ，呼 ，呼噜噜带着 响 就

下去 啦，不用
牙，不 用 牙
哦。怪 不得 叫
烧基 （哨 子 ）
面啦”。我 纠
正他，是臊 子
面，不是烧基
（ 哨 子 ）面 ，
还翻开现 代 汉
语词 典，查 出

“ 臊 子 ”词
条，给他念 ，
又讲 了水浒传
第三回 鲁 提辖

拳打镇 关
西，那好
汉鲁 提辖
便是 陕 西
延安 府
的，他要

镇关西给 他 “十斤寸金 软骨 ，
也要细细地剁作臊子”，说 明
臊子 是有 来头 的 。老广扳 着 书
认真地 看 了 看，“这个怪 不得
鹅啦 ，你们 的 饭馆 写 的是 哨 子
面，吓鹅一跳啦，还 以为 欺着
带响欧”。老广也算得个有心
人，正儿 八经 地 写 了 “哨 子
面”三个字给我看。他也翻开
字典，查 到 “哨 子 ”条 ，念
道：能吹 响 的 器 物。

可不是吗 ，我后 来留 心看
了一下，几乎所有 的 面馆都写
的是 “哨 子 面”，而非 “臊子
面”。臊子 面的 故 乡 ，连字都
写白 了，难怪 引 起 了人家 的 误

解。更有些 面馆还 大言
不渐 地挂着 “正宗 ”的
招牌，我想，要 卖 正宗
的臊子 面，还 是先 把那
几个 “非 正宗 ”的 字儿
改了 吧！

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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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
利
祥

小
幽
默

有
个
小
职
员
找
经
理
说
祖
母

去
世，

经
理
听
了
大
发
脾
气
：

“
你
已
经
是
第
三
次
用
这
样
愚

蠢
的
借
口
来
欺
骗
我
了，

难
道

说
你
的
祖
母
死
了
三
次
吗
？”

“

的
祖
父
讨
了
三
个
老

婆，

能
怪
我
吗
？
”

半
夜
鸡
叫

王
潜
诗
　
李
力
画

为送 局 长 礼 ，　夜 半 来 抓 鸡 ，
惊得 母 鸡 叫 ，　吓 得 公 鸡 啼 。

母鸡 与 公 鸡 ，　临 别 两 相 泣 ：
地主早打 倒 ，　怎 有 周 扒 皮 ？


